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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灵公园的灵猴
赵春华

    刚听得元旦的叩门声，抬头又见春节紧
随其后。春节一过，便是甲申年了，是猴年，
也是我的本命年，很自然地想起今年 11月
去贵阳黔灵公园游玩时看见的一群猴子。
    黔灵公园被贵阳市民誉为天然氧吧，树
木葱茏，依山傍水，水清澈见底，水质极好，故
有不少市民拿了各种器具到
公园源泉处盛水；因了天然
氧吧，无数市民在公园的空
地上锻炼，这恐怕是黔灵公
园的一大景观。
    导游姓刘，刚从旅游专
科学校毕业半年。他说：黔灵
公园里有数百只猴子，如果运气好，或许能
够见到这些灵猴。我们寻寻觅觅，果真见有
几只猴子在高树上跳来跳去，有的倏地从高
枝上蹦到低树上，一下子抓住了一根树枝，
稔稔地，悠悠地，显现了灵猴的天性。
    忽然间，许多猴子朝我们这边蹦来、窜
来，大的，小的，叽叽咕咕地呼叫着，让我们

吃惊不小。正惊慌着、纳闷着，忽见一中年女
子被猴子包围着。那女子肩背布袋，从布袋
里掏出一只苹果，用小刀切出一块块，扔给
猴子吃——原来猴子是冲着她的苹果来的。
那女子不停地从口袋里掏出水果，有梨子，
有黄瓜，一时“供不应求”，有的猴子掰着她

的手，有的抓着她的裤子，有的干脆跳到她
的肩膀上⋯⋯“冬冬”、“林林”，女子嘴里不
时发出呼唤声。看来，她与这些猴子挺熟的，
还叫着它们的“名字”呢。
    这时，有一只硕大的猴子走来，坐在女
子面前不远处，它不叫也不要，就看着其他
猴子抢吃水果。导游说：“这是只猴王。”猴王

果然就有猴王的风度。那女子拿出一只梨。
独独塞给了猴王，猴王收下跑到一边去慢慢
享用。
    突然，有一只大猴子一声呼唤，所有的
猴子呼啦啦从我们身边、脚边散开，不少猴
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其速度之快、动作之

敏捷，真叫人称绝。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一
只大黄狗冲了过来，把猴子
们吓跑了。那只大黄狗径直
走向那女子，她也给了它一
份吃食。
    导游说：这位妇女经常

买了水果从山下跑到公园里来，给猴子们喂
食。
    我们离开了猴群，去别处去游玩了。
    此事已过了月余，但那情那景犹在眼
前，令人难忘，既忘不了猴子的精明、灵活，
也忘不了那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关爱灵猴、
呵护生灵的一腔热情。

中华崛起慰毛公
写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

尹耀诚

    开天辟地一元勋，日出东方耀太空。
    推倒三山万众力，弘扬马列千秋功。

    安邦治国五洲仰，除恶倡廉四海崇。
    饮水思源莫忘本，中华崛起慰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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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黄叶里，我遵从老人“叶落
归根”的嘱咐，送父母的骨灰回到阔
别50多年的故乡。
    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在二
老骨灰入土以后，便寄住在堂侄家
里。山乡巨变，务农的侄子住着一幢
小洋楼，出入有摩托；村里人也“鸟枪
换炮”，大半平屋升楼房。我正

为故乡接近“小康”高兴时，族
中一些头面人物相约来 “劝
说”，尽孝应该请和尚施几堂
焰口、叫道士拜几天梁王忏，
还得⋯⋯他们七嘴八舌、“倾
盆大雨”，冲得我无力招架。农
村经济发展了，想不到封建迷
信随之复辟。我嘴苯，无舌战
本事，但脚健，有开溜功夫。第

二天，就偕妻子“逃”到石浦侄
女家避风，避那封建迷信之
风。
    石浦是我国四大渔港之
一，是国家二级口岸。她位于
伸入东海的象山半岛的尖端
端上，如一钩新月的海湾，斜
依在石浦镇“胸前”。那“月
弦”上依次排着6座小岛，面
向大海洞开着5扇“门”。站
在港内，看不到近在咫尺的
大海；在海上，也看不见近在
眼前的石浦港。这是世上少
有的外海与内港不相见的封
闭型港湾。每当台风、风暴、
飓风袭来，海上浊浪滔天，港内却风
平浪静。渔船、巨轮多到这儿避风。
台湾的渔民同胞常来光顾，政府还
造了座豪华的饭店招待他们。
    这么迷人的地方，难怪一些名
人逃来避风，避政治之风。传说秦始
皇要抓骗了自己的徐福方士，徐就
带了骗来的童男童女逃来石浦港避

祸，而后再漂流到日本。1927年1
月12日，蔡元培、马叙伦两位先生，
为避军阀孙传芳的追捕，辗转逃到
这儿，方才安全脱险。这个港湾，既
可避自然之风，亦可避政治之风！
    侄女家在港湾的边边上。夜间，
人静涛声鸣。要是写“枫桥夜泊”的

张继在这儿，也许会改自己
的旧句为 “夜半涛声到枕
边”。清晨一开窗，海风伴着
鱼腥味儿的“渔光曲”送进房
来。这是矗立在海滨公园里
聂耳雕像上的手提琴“拉”出
来的声音，并配有歌词：“轻
撒网，紧拉绳，风雨里辛苦等
鱼踪⋯⋯”这优美旋律把人
带回1933年秋，想起蔡楚
生、聂耳、王人美、桑弧等30
多人避债石浦一个多月拍成
电影《渔光曲》的事。如果牵
强一点说，石浦港亦避得经
济困厄之风哩！
    “渔光曲”还在窗下樯桅
间缭绕，晨间收网的渔艇里，
挤满了张牙舞爪的青蟹和横
行霸道的梭子蟹。侄女吊下
只尼龙网兜，向船老大买些
大海蟹配早饭。坐在临港窗
边进餐，口中品着海鲜，眼望
湛蓝湛蓝的海水，沐着梳人
思绪的晨风，不由得身子飘
飘然起来。饭后，徜徉在这水

产城的大街小巷，鹅卵石镶边的青
石板路一尘不染；高天下，鸥鸟翱
翔；房前屋后，黄叶纷飞。这般景致，
可用一位作家的诗句概括：涛声满
巷秋深处，碧水一湾海洗城。
    港湾迷人，白相了一周还不过
瘾，我竟染上了阿斗的毛病，觉得
“此间乐，不思蜀”喽！

“菜鸟”小可
寒袭人

    小可是个刚刚工作的女孩，按流行
的说法，大家把这种初涉社会的年轻人
叫做“菜鸟”。
    小可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大公司里
做40多岁女经理的秘书，但她那毛手毛
脚的毛病总让她“功败垂成”。她把咖啡
泼在经理的文件上 ，以为自己会挨骂，没
想到经理让她重新打印一份就算过去
了。这类事情不时发生，同事们常常听见
她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次，公司邀请客户来开会，小可忘
了发请帖给一个重要客户，害得对方产
生了很大的误解，经理把小可叫来训了
半小时。这件事，让小可成了公司的“名
人”。从此，她下决心要改掉这个毛病。
    小可是个独生女，父母把全部希望
都放在他身上，让她从小到大过着衣食
无忧的日子。毕业后，她一直记得老师
“真诚待人”的那句话，也没改变她单纯
直率的性格，所以她从不对同事隐瞒自
己的真实想法。进公司不久，当她在洗手
间无意听见同事们议论她“没有大脑、很
好利用”后，痛哭一场，于是，她决意让自

己快点“成熟”起来。每周五晚上，她喜欢
一个人来到“星巴克”，找一个临街的位
子，在expresso独特的咖啡香味里，看着
窗外灯红酒绿的世界，笑着用仅会的一
点法文吐出一句话“Cest La Vie！”（这
就是人生）。
    小可的父母在市郊，因此，她经常在
周末从市区赶回家与他们团聚。父母总
是问她：“工作怎样？你还能适应吗？”小
可也总是逃避父母的眼光，含糊地答道：
“还好，还好。”在小可的父母看来，辛辛
苦苦把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就是让她
有份体面的工作，有份属于她自己的快
乐人生。小可却经常凝视着在公园里散
步、游玩的老人，羡慕他们的悠闲。每当
她意识到自己要到迟暮之年才可能有这
样的闲适时，心里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
悲哀。她的梦想是趁着年轻 ，可以背一个
简单的行囊，浪迹天涯。
    转眼之间，小可在这家公司工作已
经超过半年了，她习惯了每天穿好套装
挤公车上班，离家外出前还不忘化个淡
妆。她3个月前买来的那个旅行包一次
也没用过，如今已积满了灰尘。“星巴克”
她好久没去了，因为周五的晚上大多要
陪经理与客户吃饭。小可做事越来越沉
稳、熟练了，她已学会脸上永远挂着职业
性的微笑，学会了在什么人前说什么话 、
做什么事。现在，她成了领导的得力助
手、同事的学习楷模。前不久，女经理在
职工大会上表扬了她，并暗示不久的将
来，她会被提升为部门经理。
    有时，小可想想，到了明年，她也有
资格称那些新来的大学生为“菜鸟”。但
是，她知道自己现在只有在看 “蜡笔小
新”的时候，才能找到一点点真正属于自
己的东西，不禁有点后怕。

    又到新年  龙龙  摄

静安寺忆旧
邓宾善

    久违了，静安古寺！在少年时

代，我与静安古寺曾有过朝夕相
处的“亲密接触”。时隔30年后的
今天，再次来到静安古寺，抚今追
昔，勾起了我对古寺的重重回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读
的静安小学与古寺仅一墙之隔，声
息相通，亲近之极。寺里常做佛事，
木鱼声、念经声响成一片，煞是热
闹。课间休息时，好奇的同学踮起
足尖往墙那边窥视。说是隔墙，其
实墙的上端是漏空墙，能依稀看到
寺里情状。但只要上课铃一响，同
学们立即回到教室，一切又复归于
正常。你做你的佛事，我上我的课，
诵经声、读书声此起彼伏，相安无
事。寺那边不时传来悠扬钟声，更
使学校平添了几分肃穆之感。
    进得校门，有一块小小的空
地，就成了学校的操场。操场的一
角有一棵银杏树，亭亭如盖，不分
亲疏地庇荫着学校和古寺。银杏
树根部四周垒起了一个平台，新
学期开学那天，全校师生就在大
树下集合，那平台就成了校长训
话的讲台。校长姓毛，是一位和蔼

可亲的老人。学校那时还是私立
的，我家孩子多，学费常常欠交。
毛校长教我们语文，每当他走进
教室，幼小的我涨红了脸，不敢抬
头。毛校长自然知道我欠着学费，
但见了我只是微微一笑，并不给
我脸色看。到了学期终了，所欠学

费，总是减免了事。校长如此宽
厚，许是近佛者善的缘故吧！
    由于操场太小，学校便在教
学楼的平顶晒台上另辟一屋顶操
场。屋顶操场居高临下，古寺一目
了然。屋顶操场的另一头则可俯视
繁华的南京路，车来人往，清晰可
见。更有趣的是，拖着“小辫子”的
有轨电车，如活动的积木，“〓〓”
地响着铃缓缓地由华山路转过弯
来向东驶去。此情景，不啻是一幅
气韵流动的闹市风情图了。正因如

此，屋顶操场好比一块巨大的磁
铁，吸引着许多同学常去登临。
    静安古寺的马路对面是远近
闻名的“外国坟山”，而马路中央
有一口与古寺有着同样悠久历史
的古井。据说此井深不可测，直通
东海。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我们

常爱伏在井栏上向井底探看，由
“东海龙宫”的传说而生出无穷遐
想来。其实所谓古井直通东海，系
子虚乌有。后来古井被填平，才彻
底打破了人们关于古井的神秘美
丽幻想。
    与静安古寺真正意义的 “亲
密接触”，是放学以后的事了。我们
背着书包结伴进古寺去玩，无人拦
阻。寺内古木森森，鸟鸣啾啾，与寺

外的繁华、喧闹判若两个世界了。
静安古寺与其它寺院格局大体相

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威武
高大的“四大金刚”。我们一进去就
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古寺由此
刀光剑影，一片厮杀之声。
    小学毕业以后的岁月，虽因
升学、工作等原因，远离了古寺，
但古寺的宁静、亲切和友善，却一
直留在我美好的记忆里。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时至今
日，人事兴衰，静安古寺的周边环
境也发生了剧变。静安小学已不
复存在，校园完全融入了古寺。原
来的 “外国坟山”改建成静安公
园，而公园的另一头是上海唯一
的下沉式广场，古寺周遭的文化
气息更为深郁了。古寺本身几经
修建，更是金碧辉煌，今非昔比，
不敢贸然相认了。


